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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隱
物
：T

he
U
ntold

L
ie

︾
是
雨
希
的
第
二
本
短
篇

小
說
集
，
乃
﹁
梯
田
文
學
叢
書
﹂
第
三
本
，
當
中
有
一

組
相
對
線
性
的
故
事
，
敘
事
策
略
無
疑
相
對
簡
明
，
倒

也
展
示
了
另
一
種
複
雜
性——

愛
情
與
人
性
的
、
身
體
與

革
命
的
、
戲
劇
化
和
隱
喻
的
。
︿
睡
在
路
軌
旁
的
兩
︵
三
︶

隻
山
羊
﹀
講
述
女
子
和
男
子
的
一
段
旅
程
，
由
羽
絨
外
套
的

拉
鏈
︵
開
與
合
，
以
及
不
同
的
組
合
︶，
聯
想
到
一
幅
畫
：
路

軌
旁
的
兩
隻
或
三
隻
山
羊
，
第
三
隻
是
看
不
見
卻
存
在
的
，

在
畫
面
以
外
的
一
角
窺
伺
，
情
況
一
如
女
子
和
男
子
之
間
，

存
在

不
在
場
的
﹁
那
女
人
﹂。

旅
程
是
這
樣
開
始
的
：
﹁
男
子
與
女
子
在
列
車
中
微
微
搖

晃
。
車
軌
像
一
條
拉
鏈
，
在
兩
座
城
市
之
間
，
在
男
子
和
女

子
之
間
，
來
來
回
回
，
開
開
合
合
。
於
是
有
故
事
如
無
故

事
，
總
是
開
始
了
又
結
束
，
結
束
了
再
開
始
。
﹂
旅
程
是
這

樣
結
束
的
：
﹁
男
子
與
女
子
躺
在
列
車
一
個
車
廂
裡
的
下
格

臥
鋪
，
男
子
在
右
邊
，
女
子
在
左
邊
，
兩
人
之
間
狹
窄
的
走
道

中
堆
放
了
行
李⋯

⋯

這
窄
窄
的
走
道
跟
車
軌
都
像
拉
鏈⋯

⋯

來

來
回
回
，
開
開
合
合
。
一
宿
無
話
。
故
事
開
始
了
又
結
束
，
結

束
了
再
開
始
。
﹂
在
開
始
和
結
束
之
間
有
很
多
一
言
難
盡
的

細
節
，
通
篇
以
﹁
拉
鏈
意
象
﹂
貫
串
起
來
，
來
來
回
回
，
開

開
合
合
，
始
終
是
女
子
的
心
結——

或
者
說
，
是
愛
或
不
愛
的

﹁
強
迫
症
﹂。

︿
一
人
城
市
﹀
嘗
試
採
用
書
信
體
，
透
過
一
人
的
戲
台

︵
戲
棚
︶、
一
人
的
椅
子
︵
h
︶、
一
人
的
梯
子
︵
H
︶
等
意
象

群
﹁
言
志
﹂
及
﹁
抒
情
﹂，
第
一
人
稱
的
敘
事
者
說
：
﹁
我
母

輩
的
女
子
常
說
我
：
別
人
在
等
你
的
椅
子
，
你
卻
以
為
人
家

在
聽
你
的
曲
子
﹂，
一
個
﹁
看
不
懂
別
人
眉
眼
背
後
的
婉
轉
話

語
﹂
的
女
子
穿
梭
於
鄉
間
的
童
年
記
憶
，
與
乎
遷
移
到
城
市

的
種
種
無
以
名
狀
的
惶
然
與
壓
抑
，
最
後
看
到
﹁
這
城
最
繁

盛
的
露
天
市
集
﹂，
看
到
﹁
那
些
流
動
攤
檔
的
搭
建
拆
卸
多
像

一
個
個
細
小
的
戲
棚
﹂，
長
信
最
後
以
﹁
安
穩
又
沉
靜
﹂
的
期

許
收
結
：
﹁
拆
卸
的
人
安
靜
快
捷
如
鬼
魅
，
膠
布
失
去
鐵
柱

的
支
撐
一
處
一
處
塌
下
去
，
忽
然
之
間
，
我
的
心
裡
也
好
像

有
些
什
麼
被
拆
卸
掉
。
當
我
們
由
街
頭
走
到
街
尾
時
，
我
就

想
，
親
愛
的
h
，
如
果
你
的
名
字
能
縮
寫
成
一
張
梵
高
的
椅

子
，
從
此
變
得
安
穩
又
沉
靜
，
那
就
再
沒
有
什
麼
比
這
椅
子

更
美
好
的
了
。
﹂

這
一
組
以
遊
記
和
書
信
體
裁
寫
成
的
小
說
，
與
另
一
組
相

近
於
﹁
畸
人
誌
﹂
的
小
說
可
謂
大
異
其
趣
，
並
不
是
說
這
一
組

小
說
︵
包
括
︿
春
日
閃
光
﹀︶
的
小
人
物
患
了
﹁
真
理
強
迫
症
﹂

的
﹁
畸
人
﹂，
只
是
想
說
，
我
在
閱
讀
這
四
篇
偏
向
於
線
性
敘

述
，
而
敘
事
法
較
為
簡
明
的
小
說
的
時
候
，
老
想
起
略
薩
的
一

本
暢
論
小
說
心
法
的
書
：
︽
給
青
年
小
說
家
的
信
︾。

我
不
知
道
︵
或
不
必
追
問
︶
雨
希
︵
或
其
他
青
年
小
說
家
︶

有
沒
有
讀
過
︽
給
青
年
小
說
家
的
信
︾，
這
一
點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小
說
家
該
如
何
理
解
小
說
家
的
文
論—

—

那
不
是
理

論
，
更
不
是
系
統
化
或
學
術
化
的
理
論
，
只
是
一
種
將
實
踐

心
得
形
象
化
、
隱
喻
化
的
說
法
。

我
們
不
可
能
在
小
說
裡
找
到
具
體
的
套
盒
或
管
子
，
只
可

以
在
小
說
裡
找
到
套
盒
或
管
子
的
隱
喻—

—

套
盒
意
指
故
事

裡
的
故
事
，
連
通
管
則
意
指
雙
線
或
多
線
敘
事
的
交
叉
互

補
，
乃
至
互
相
開
顯
與
闡
發
。

對
了
，
那
真
的
不
是
理
論
，
而
是
實
踐
的
心
法
，
雨
希
的

小
說
裡
的
﹁
細
軟
之
物
﹂︵
衣
物
、
鈕
扣
、
拉
鏈
、
吊
墜
︶
和

﹁
失
物
之
城
﹂︵
微
塵
、
紅
色
、
無
頭
、
一
人
︶
亦
作
如
是

觀
。
毫
無
疑
問
，
雨
希
一
直
勇
於
嘗
試
相
類
的
或
異
類
的
隱

喻
實
踐
，
都
在
關
心
自
己
寫
什
麼
以
外
，
細
意
推
敲
自
己
該

怎
樣
寫
。

看
廣
州
︽
南
方
都
市
報
︾
一
篇
稱
轉
載

自
北
京
某
雜
誌
之
文
章
﹁
數
女
子
論
樣
貌
﹂

討
論
稱
謂
，
把
中
國
各
地
的
女
子
分
上
中

下
三
級
別
分
析
，
以
大
連
、
東
北
、
蘇
杭

三
地
之
美
女
為
上
上
品
，
四
川
、
湖
南
和
福
建

女
子
為
中
品
，
河
南
、
河
北
、
甘
肅
、
廣
東

︵
包
括
香
港
︶
女
子
為
下
品
，
尤
以
廣
東
姑
娘

多
是
瘦
骨
嶙
峋
，
胸
前
皆
是
平
原
︵
飛
機

場
︶，
加
上
語
言
能
力
差
，
若
非
有
精
明
的
香

港
女
摻
和
，
便
應
列
為
下
下
品
之
﹁
醜
女
科
﹂

了
。如

此
評
論
真
是
一
竹
篙
打
殺
一
船
人
，
廣
東

人
定
必
群
起
抗
議
反
對
，
何
況
廣
東
也
有
專
出

美
女
的
﹁
香
山
妹
﹂
之
中
山
縣
。
以
前
上
海
電

影
發
達
，
不
少
著
名
美
女
影
星
都
是
﹁
香
山

妹
﹂，
如
阮
玲
玉
、
胡
蝶
、
秦
怡
等
都
曾
把
蘇

杭
美
女
比
下
去
。

不
錯
，
以
筆
者
近
年
走
重
慶
、
成
都
兩
地
，

街
頭
美
女
都
比
國
內
其
他
城
市
多
，
而
大
連
和

山
東
之
美
女
多
高
大
俊
雅
，
而
福
建
祖
籍
的
美

女
近
年
多
在
台
灣
，
河
南
河
北
等
中
原
地
帶
的

確
較
少
極
品
美
人
，
北
京
多
美
女
只
不
過
是
各

地
上
上
品
族
群
集
中
京
城
罷
了
。

該
篇
﹁
中
國
女
子
樣
貌
論
﹂
專
文
有
趣
的

是
，
只
登
刊
一
張
插
圖
說
明
﹁
中
華
美
女
之
代

表
﹂，
此
人
竟
是
港
星
張

芝
。
﹁
香
港
女
﹂

既
被
貶
低
，
港
女
之
一
卻
成
了
美
顏
代
表
，
顯

見
那
編
者
自
己
亦
眼
光
迷
糊
，
因
此
如
此
﹁
分

析
﹂
只
可
﹁
得
啖
笑
﹂
不
必
認
真
，
不
如
說

﹁
各
花
入
各
眼
﹂
處
處
女
子
有
美
有
醜
。
而
傳

統
說
法
中
國
之
美
人
窠
是
蘇
杭
，
美
人
西
施

貂
蟬
之
原
產
地
也
，
此
外
﹁
湘
女
多
情
﹂
之

湖
南
妹
，
雲
南
白
族
之
水
擺
夷
都
是
相
傳
美

女
鄉
，
﹁
解
放
後
﹂
的
近
一
世
紀
，
則
似
乎
是

川
妹
天
下
了
。

絕
非
靠
傳
說
影
響
而
是
筆
者
親
身
所
旅
所
歷

之
實
地
觀
察
，
亞
洲
有
三
大
美
女
地
儷
人
鄉
為

泰
國
清
邁
、
馬
來
西
亞
之
怡
保
和
印
尼
之
棉

蘭
，
三
處
本
人
都
旅
經
和
小
留
過
，
全
都
曾
入

過
迷
魂
陣
幾
乎
出
不
來
。
泰
國
曼
谷
的
龐
大
夜

生
活
女
群
百
分
之
九
十
自
稱
﹁
原
籍
清
邁

人
﹂，
而
怡
保
和
印
尼
棉
蘭
之
華
裔
妹
，
連
街

邊
賣
魚
蛋
粉
燒
沙
爹
的
女
子
都
婀
娜
動
人
，
令

你
三
魂
七
魄
只
剩
下
一
魂
二
魄
，
她
們
又
沒
有

中
國
近
代
女
子
之
現
實
勢
利
眼
。

而
中
國
之
上
海
亦
是
美
女
集
中
營
，
但
多
是

鼻
生
於
額
眼
生
於
頭
頂
，
涯
岸
太
高
女
人
味
完

全
煞
去
，
此
一
類
則
不
是
上
品
中
品
甚
至
也
非

下
品
，
而
是
﹁
冇
品
﹂，
故
實
難
入
評
論
分
析

之
列
也
。

澳
元
對
港
幣
徘
徊
在8.3

元
水
平
上

下
，
對
澳
洲
旅
遊
業
不
無
影
響
。
經

濟
學
人
剛
公
佈
全
球
生
活
水
平
最
昂

貴
十
五
大
城
市
，
澳
洲
佔
了
四
個
。

剛
抵

悉
尼
到
唐
人
街
飲
茶
，
普
通
一
碟

乾
炒
牛
河
要
價
約
港
幣
一
百
六
十
元
，
一

面
吃
一
面
喊
肉
刺
。

之
後
信
步
過
橋
到
達
令
港
，
凡
到
悉
尼

的
遊
客
相
信
都
曾
到
此
一
遊
。
達
令
港
的

設
施
說
老
不
太
老
，
當
年
內
地
的
四
川
恐

龍
展
首
度
出
國
，
就
在
港
內
展
館
展
出
。

但
因
為
近
年
墨
爾
本
消
費
比
悉
尼
低
，
搶

走
不
少
會
展
活
動
的
生
意
，
令
達
令
港
會

展
中
心
生
意
麻
麻
，
影
響
所
及
連
商
場
的

生
意
也
大
不
如
前
。
商
場
前
排
面
對
美
麗

海
港
，
還
有
部
分
食
店
可
以
支
撐
下
去
，

商
場
裡
面
的
商
舖
早
已
變
成
專
門
做
遊
客

生
意
，
本
地
人
鮮
有
光
臨
。
售
賣
一
般
紀

念
品
的
店
並
無
特
色
可
言
，
利
潤
不
太
高

遊
客
又
少
的
情
況
下
只
能
勉
強
經
營
。
至

於
其
它
所
謂
土
產
，
那
些
鱷
魚
先
生
的
服

飾
怕
只
有
澳
洲
本
土
人
才
有
興
趣
，

O
P
A
L

蛋
白
石
亦
非
流
行
口
味
。U

G
G

B
O
O
T
S

早
兩
年
曾
經
流
行
過
一
陣
，
但
似

又
由
燦
爛
回
歸
平
淡
。
商
場
本
身
的
吸
引

力
已
非
常
有
限
。

本
文
見
報
之
日
，
位
於
前
排
中
的
一
家

著
名
海
鮮
食
肆JO

R
D
O
N
S

，
因
為
與
大

業
主
就
租
金
問
題
談
不
攏
已
經
關
門
大

吉
。
這
店
曾
在
悉
尼
舉
行
奧
運
期
間
創
下

一
周
內
做
過
百
萬
生
意
的
紀
錄
。
其
中
一

個
賣
點
是
以
招
呼
親
切
著
名
，
名
人
到
訪

悉
尼
幾
乎
必
成
座
上
客
。
侍
應
對
餐

比

例
約
稍
低
於
一
比
三
，
算
是
貼
身
招
呼

了
。
但
澳
洲
最
低
工
資
每
小
時
約
二
百
港

元
，
加
上
昂
費
租
金
，
澳
元
高
企
旅
客
減

少
都
是
造
成
結
業
的
主
因
。
紐
省
政
府
剛

公
佈
投
資
九
億
澳
元
重
建
達
令
港
會
展
娛

樂
中
心
，
預
計
二
○
一
五
年
落
成
。
時
間

上
算
是
高
速
完
成
，
不
過
那
批
商
店
能
否

多
挨
三
年
就
天
曉
得
了
。

︵
一
︶

印
象
中
我
是
看
了
︽
去
年
在
馬
倫

巴
︾，
然
後
再
找
回
︽
廣
島
之
戀
︾。

不
久
，
就
讀
到
桑
塔
格
︵S

u
sa
n

Sontag

︶
在
︽
反
對
闡
釋
︾
一
書
中

談
雷
奈
電
影
的
文
章
，
她
說
︽
廣
島
之
戀
︾

的
角
色
﹁
試
圖
從
他
們
的
過
去
中
尋
獲
能

夠
維
繫
他
們
現
在
的
愛
情
的
那
種
感
情
基

礎
︵
以
及
共
同
的
記
憶
︶⋯

⋯

然
而
他
們

終
究
不
能
超
越
他
們
的
﹃
陳
述
﹄、
他
們

的
負
疚
和
隔
閡
。
﹂

時
間
、
感
情
與
記
憶
是
雷
奈
電
影
的
重

要
命
題
，
︽
廣
島
之
戀
︾
一
樣
不
缺
。

︽
廣
島
之
戀
︾
的
開
首
第
一
部
拍
得
甚

佳
，
充
滿
矛
盾
，
以
不
確
定
引
出
思
考

︵
個
人
經
驗
與
集
體
經
驗
，
愛
慾
與
政

治
︶。
男
女
之
間
的
情
慾
是
實
感
的
，
但

整
個
畫
確
不
大
寫
實
，
男
的
說
﹁
你
甚
麼

也
沒
有
看
見
﹂，
女
的
卻
說
﹁
甚
麼
都
看

見
了
﹂——

當
我
們
看
到
今
日
的
廣
島
或

者
昔
日
廣
島
的
紀
錄
片
，
我
們
好
像
﹁
甚

麼
都
看
見
了
﹂，
但
又
好
像
甚
麼
也
沒
有

看
見
，
因
為
我
們
只
有
二
手
的
經
驗
，
對

當
地
人
深
刻
的
痛
苦
，
我
們
仍
是
一
無
所

知
。
又
正
如
無
名
的
法
國
女
子
﹁
她
﹂
對

同
是
無
名
的
日
本
男
子
﹁
他
﹂，
坦
言
過

去
的
創
傷
回
憶
︵
法
國
女
子
與
德
國
軍
人

的
一
段
禁
戀
，
軍
人
的
死
令
她
陷
入
瘋
狂

的
一
段
悲
愴
往
事
︶，
他
也
看
不
見
，
更

不
會
深
刻
明
白
，
也
好
像
一
無
所
知
。

影
片
到
了
第
三
部
，
我
們
看
到
法
國
女

子
參
演
一
部
關
於
和
平
的
影
片
，
但
雷
奈

將
她
和
他
的
感
情
關
係
，
與
拍
攝
中
的
影

片
互
為
平
行
推
展
，
這
樣
就
沖
淡
了
單
一

的
宣
傳
意
味
，
突
顯
信
息
與
思
考
、
愛
情

與
政
治
的
微
妙
對
照
關
係
了
。
到
了
︽
廣

島
之
戀
︾
的
尾
聲
，
她
和
他
熬
過
了
在
廣

島
的
最
後
一
夜
，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她
會
否

留
在
廣
島
，
跟
他
在
一
起
。
最
後
，
她
說

他
的
名
字
是
廣
島
，
他
說
她
的
名
字
是
納

韋
爾
，
個
人
、
愛
情
、
城
市
、
記
憶
，
在

那
一
刻
糾
纏
重
疊
，
再
也
分
不
清
了
。

《廣島之戀》

汶
川
大
地
震
已
三
年
了
，
有
一
些
地
震
災
區
因
為
仍
然

有
地
震
的
危
險
，
所
以
，
不
會
在
原
有
的
舊
址
重
建
，
新

的
城
市
在
其
他
地
方
平
地
而
起
。
災
難
促
進
了
中
國
科
技

的
發
展
，
中
國
努
力
發
展
防
止
地
震
的
建
築
新
技
術
，
已

經
取
得
了
突
破
。
災
區
不
少
樓
宇
，
都
已
經
採
取
了
新
技
術
興

建
。
原
來
這
個
地
區
只
能
夠
興
建
四
層
高
的
樓
宇
，
採
用
了
房

子
地
震
新
技
術
之
後
，
住
宅
樓
宇
已
經
高
達
十
多
層
。
中
國
的

雲
南
，
就
在
青
藏
高
原
的
地
震
帶
上
，
昆
明
新
機
場
就
採
取
了

最
新
的
防
止
地
震
建
築
技
術
，
整
個
機
場
的
建
築
物
，
就
架
設

在
一
千
多
個
橡
膠
的
短
樁
上
，
好
像
一
隻
大
輪
船
，
放
在
水
面

一
樣
，
地
震
發
生
的
時
候
，
橫
向
的
割
切
波
，
不
會
猛
烈
地
衝

擊
建
築
物
的
底
部
，
造
成
建
築
物
倒
塌
。

原
來
，
地
震
發
生
的
時
候
，
對
於
建
築
或
破
壞
最
大
的
不
是

垂
直
震
動
波
，
而
是
橫
向
的
切
波
，
這
種
震
盪
波
好
像
一
個
高

速
的
火
車
頭
，
橫
向
衝
擊
建
築
物
的
第
一
層
︵
即
是
樓
宇
和
地

層
接
壤
的
地
方
︶，
幾
個
來
回
，
幾
秒
鐘
之
間
，
就
把
建
築
物
的

底
部
切
割
斷
了
。
許
多
地
震
現
場
，
都
可
以
看
到
地
下
和
一
樓

先
行
倒
塌
了
，
而
且
粉
碎
，
再
令
到
整
個
建
築
物
向
下
墜
塌
，

上
層
的
的
建
築
物
部
分
往
往
保
持
完
整
。

中
國
的
建
築
師
，
曾
經
檢
查
過
四
川
的
地
震
現
場
，
發
現
有

一
些
建
築
物
沒
有
倒
塌
，
旁
邊
的
建
築
物
都
倒
塌
了
。
這
種
奇

怪
現
象
，
引
起
了
研
究
。
原
來
，
沒
有
倒
塌
的
建
築
物
的
最
底

層
的
位
置
，
都
是
平
台
式
的
，
上
面
塗
了
一
層
防
水
瀝
青
，
當

地
震
發
生
的
時
候
，
橫
向
的
衝
擊
波
衝
擊
建
築
物
，
水
瀝
青
好

像

喱
起

潤
滑
劑
的
作
用
，
地
塊
橫
向
動
，
上
面
的
建
築
物

平
底
部
因

喱
沒
有
同
幅
度
橫
移
，
受
到
的
傷
害
大
大
減
少
，

結
果
建
築
物
保
留
了
下
來
。
旁
邊
沒
有
水
瀝
青
防
水
層
的
建
築

物
，
倒
塌
下
來
了
。

這
一
個
新
發
現
，
使
得
中
國
的
建
築
技
術
大
大
提
高
。
地
震

區
的
建
築
，
並
不
是
加
強
鋼
筋
和
水
泥
，
而
是
應
該
解
決
好
地

塊
和
建
築
物
橫
向
震
動
的
問
題
。
橡
膠
製
造
的
短
樁
腳
，
是
由

圓
形
的
鋼
鐵
塊
和
橡
膠
墊
梅
花
間
竹
地
疊
起
來
，
中
間
有
鋼
栓

穿
過
，
橡
膠
為
了
防
止
老
化
，
避
免
光
線
和
空
氣
與
之
接
觸
，

採
取
了
密
封
技
術
，
可
以
使
用
六
十
年
。
另
外
還
有
一
種
有
立

體
經
緯
鋼
線
作
為
框
架
的
的
防
震
橡
膠
墊
，
更
加
經
濟
便
宜
，

可
以
在
農
村
的
房
舍
建
築
使
用
。
每
一
次
自
然
災
害
，
都
促
進

科
技
的
發
展
。

建築防地震新技術

說起土樓，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南靖田螺坑的
「四菜一湯」和永定湖坑的「振成樓」，還有華安仙
都鎮的「二宜樓」。再往下說，也說到南靖的「東
倒西歪樓」，還有永定的「永隆昌樓」和「遺經樓」
等等，很少說到平和，甚至外界尚有許多人不知道
平和有土樓，而且完整土樓數量之多近500座，可
見，平和土樓至今還是「藏在深山人未識」。之所
以造成這種情況，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重視不
夠；二是宣傳不夠。據悉，平和土樓之所以未被列
入「世遺」和當時的平和縣領導有關，而且據說就
因為不願意拿出50萬元申報費而錯過千載難逢的大
好時機（我想，這50萬元申報費只要從省政府的牙
縫裡剔出來就夠了，應該不至於拿不出來吧）。之
後，缺乏必要的宣傳，或宣傳力度不夠也是事實。
如果當地政府願意加大力度進行宣傳，應該也不至
於造成外界的誤解。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
來好菜人家已經端走，自己有點「洩氣」的感覺，
二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還有其它品牌
要宣傳，譬如拳頭產品琯溪蜜柚，還有國家AAAA
級旅遊風景名勝區，千年古剎——三平寺等。可
見，平和土樓至今「藏在深山人未識」是有許多原
因的，並飽含 複雜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自從2008年福建土樓申報世遺獲得

成功後，永定和南靖互相間爭得鼻青臉腫。目前為
止，南靖土樓獨佔鰲頭，因其田螺坑「四菜一湯」
名揚天下，大部分遊客都是衝其而來的。其實這也
難怪，人家「四菜一湯」貢獻也確實是巨大，有人
甚至認為，福建土樓有今天，主要就是和它有關。
據傳，當時的美國衛星拍到「四菜一湯」時極為震
驚，馬上就派出情報局特工來到南靖和永定，進行
實地秘密偵察，原本以為是中國不為外界所知的核
武器秘密基地，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烏龍」一條，

鬧下了笑話。不過，無心插柳柳成陰，無意中卻成
全了後來福建土樓申報世遺獲得成功。日本建築學
家茂木計一郎譽為是「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
的蘑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史蒂汶斯．安烈
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神話般的山區建築模式」。
對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進行前期考察的美國專家
內維爾．阿格紐認為「是我所見到的與周圍環境相
協調的民間建築」，中國文物局、古建築保護專家
組組長羅哲文評價「看似千篇一律，實則不拘一
格，各具特色」、「是世界建築史上的奇葩」，上海
同濟大學教授路秉傑帶領師生完成《福建南靖圓寨
實測圖集》後說：「沒有看到南靖田螺坑的土樓
群，不算真正看到土樓。」由此看來，凡事都有必
然和偶然的兩面，也不值得太奇怪。
更有意思的是，隨之福建土樓各種各樣的「世界

第一」也紛紛上場表演，田螺坑「四菜一湯」名揚
天下，自然不在話下，可是他的歷史並不長久，除
了其中的步雲樓與和昌樓建於清嘉慶元年（1796年）
外，其餘三座土樓不過數十年之久，也就是解放後
才建起來的，但這並不影響其名揚天下的可能。反
過來，永定土樓歷史則比較悠久，建築規模也較為
宏大，因此有所謂的最富麗堂皇的圓樓——振成
樓；圈數最多、居住人口最多的圓樓——承啟樓；
最花工日的土樓——永隆昌；高度最高的土樓——遺
經樓；宮殿式土樓——奎聚樓等等。其實，若說福
建土樓「真樓未露相」者還是在平和。因為平和擁
有世界上最大的土樓——大溪莊上土樓，這可是經
許多專家考查後被國家認定的，並非自吹自擂。其
實，世界上最精美的土樓也在平和——蘆溪繩武
樓。這也是專家們和廣大遊者的共識。不過，說起
「真樓未露相」者當數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至今
為止，它還是一座默默無聞的小樓，藏在縣城中心

地帶，早已被許多現代建築所包圍，即使是居住在
平和縣城裡的人也還有眾多的人不認識它。嗚呼！
人與樓同命運，共遭遇，這似乎也成了顛撲不破的
真理，難怪許多人就這樣被埋沒。然而，這又是多
麼令人尷尬而又殘酷之事。
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是目前為止所知道的史上

最早的土樓。在此之前，安溪西坪土樓包括聚斯樓
和映寶樓，被認為是福建省目前發現得最早的、保
存也最為完好的土樓，其院中有亭，正門石拱，上
鐫「映寶樓 雍正庚戌秋吉日立」（1730年）；正大
門前是半畝方塘，立夾桿石兩對。孰不知，平和小
溪鎮的延安樓，其正門石拱上鐫「延安樓明萬曆乙
酉年」（1583年）。時間是最好的辯護律師，一切都
不必多言也。平和小溪鎮的延安樓呈正文形，每邊
長40米，牆厚1.5米，全樓共有18間，3層。現在還
基本保持完好，局部有損害。其實，延安樓的真正
歷史意義和價值，並不只是體現在時間上，也就是
歷史的悠久上，更重要的是這座土樓的主人非同一
般，長期以來也是諱莫如深的人，他就是至今仍名
震大江南北，甚至宇內的天地會（即「洪門」）的
創始人——萬五道宗的出生地。
關於萬五道宗，台灣學者翁同文先生在《天地會

創始人萬雲龍的原型》文中，考察天地會始祖萬雲
龍的原型是「平和小溪人萬五道宗」。大陸學者胡
珠生先生在近著《清代洪門史》書中說，「由他(萬
五道宗)為首創的天地會，天地會的歷史才擺脫傳統

的猜測，開始成為信史。」
羅炤先生在長篇連載《天
地會探源》中論述，道宗
「組織天地會，創立香花
宗，進行長期的秘密鬥
爭。」不久前，在福建省
平和縣大溪鎮高隱寺發現
了一批天地會文物，有會
簿、印鑒、寶劍、石刻
等。從這些文物釋放出來
的信息，可以做為「萬五
道宗是天地會創始人」論

定的佐證。另據有關權威資料證實，道宗又稱達
宗、無智宗公、慈光、萬達道宗禪師、老萬和尚、
老萬師傅、萬雲龍。道宗俗姓張，福建省平和縣小
溪後巷人，約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死於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活了89歲。小溪鎮的延安樓
就是萬五道宗的出生地這是無疑的。小溪鎮的延安
樓之重要性和真正歷史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靈」，用在這裡就是

「樓不在大有仙則名」。現在，真樓已露相，該如何
進行保護和修繕乃至發掘和充分利用，無疑又將再
一次考驗當前當地的政府。如果說之前平和已經錯
過了一次十分難得的為土樓申遺的機會，那麼，此
次該如何重視它也是一次重要檢驗。當然，回過頭
又想，永定、南靖、華安土樓雖然很榮幸地進入
「世遺」行列，也確實已經帶來巨大的源源不斷的
經濟活水，但是，福建土樓被破壞之嚴重也是有目
共睹，令人扼腕不已。從這一方面來講，平和土樓
未被列入「世遺」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說不定若
干年後，平和土樓才真正要發揮魅力。這一點從目
前的遊客口中已得到了證實。遊客們普遍認為，平
和土樓和永定、南靖、華安土樓相比，顯然多了幾
分歷史的滄桑感。平和土樓的樓體之斑駁陸離已到
了千瘡百孔的地步，不像其它地方的樓體呈平面光
滑，而且裡面的建築也很別致，可看出文化的厚
重。此時此刻，我彷彿聽到了來自土樓裡的雞叫
聲，那是多麼親切的一種聲音啊！

睡在路軌旁的山羊

評頭品足

葉　輝

客聚

威
尼
斯
藝
術
雙
年
展
香
港
館
開
幕
，
場

面
熱
鬧
非
常
。
本
地
藝
術
家
郭
孟
浩
︵
蛙

王
︶
更
是
眉
飛
色
舞
。
他
的
裝
置
作
品

﹁
蛙
托
邦
﹂
由
香
港
跳
到
威
尼
斯
，
標
誌

香
港
的
視
覺
藝
術
，
展
題
就
叫
﹁
蛙
托
邦
：
鴻

港
浩
搞
筆
鴉
﹂。

認
識
蛙
王
的
人
都
知
道
這
是
他
多
年
來
隨
心

所
欲
，
不
羈
且
不
拘
一
格
的
心
血
結
晶
。
我
們

隨
便
在
哪
一
處
碰
見
蛙
王
，
他
都
會
遞
來
一
副

花
邊
紙
眼
鏡
，

人
讓
他
拍
一
個
照
作
記
錄
；

我
想
經
他
收
錄
的
照
片
不
下
萬
張
。
蛙
王
精
力

過
人
，
展
場
佈
滿
了
他
以
青
蛙
為
題
的
各
式
塗

鴉
、
影
像
、
布
畫
、
紙
張
及
有
機
裝
置
。
策
展

人
說
得
好
，
﹁
蛙
托
邦
﹂
正
以
不
斷
生
長
和
擴

展
的
藝
術
品
﹁
佔
領
﹂
整
個
展
廳
，
他
生
命
力

和
靈
感
之
豐
富
，
正
好
以
希
臘
神
話
裡
的
羊
角

來
形
容
，
靈
感
如
水
果
與
穀
物
從
羊
角
湧
出
，

取
之
不
竭
。

威
尼
斯
雙
年
展
香
港
館
開
幕
那
天
，
來
參
觀

的
人
絡
繹
不
絕
，
且
都
被
會
場
繽
紛
的
氣
氛
所

吸
引
，
並
一
起
盤
鼓
高
歌
。
蛙
王
穿

﹁
精
心

設
計
﹂
的
蛙
衣
，
戴

蛙
眼
鏡
在
自
己
的
作
品

間
穿
梭
，
跟
觀
眾
跳
成
一
片
。
會
場
角
落
裡
一

個
中
國
婦
人
細
心
看

蛙
王
的
塗
鴉
，
並
問
我

那
個
是
不
是
個
蛙
字
。
她
隨
後
說
自
己
在
二
十

年
前
從
廣
州
來
到
威
尼
斯
，
嫁
給
一
個
意
大
利

人
，
一
直
沒
有
回
過
中
國
。
﹁
我
每
年
都
在
這

個
時
候
到
這
個
館
來
逛
逛
，
過
去
幾
年
都
不
及

今
年
那
麼
熱
鬧
。
﹂
她
說
話
的
閒
靜
透
露
了
她

的
寂
寞
，
而
﹁
蛙
托
邦
﹂
顯
然
勾
起
了
她
懷
鄉

的
感
覺
。
我
看

她
陶
醉
地
看

聽

現
場
的

香
港
人
在
喧
鬧
在
喊

粵
語
，
久
久
未
肯
離

場
。她

說
她
的
女
兒
從
小
受
她
教
導
，
會
說
粵

語
，
現
正
在
會
場
外
當
雙
年
展
義
工
。
我
對
這

個
漂
亮
的
少
女
說
，
明
年
來
香
港
館
幫
忙
，
就

當
這
兒
是
妳
的
地
方
。

蛙托邦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遠方「貴」客

福建土樓 真樓未露相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阿 杜

有道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平和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土樓——大溪莊上土樓。 網上圖片


